
清明节扫墓活动作为惯行的民间习俗活动，承载了中

华民族的宗族理念、文化传承，象征着一种传统的回归。在
此，笔者以鄂皖交界的黄冈 C村清明节扫墓习俗为例，试
图从清明节扫墓活动的过程中，探索其内在的精神涵义，以

及这一节日习俗在现代化农村中的存在方式，以及其对村

民的生活意义和心理存在价值。
一、C 村扫墓习俗：过程事件分析
1.扫墓时间
清明扫墓是年年不变的习俗。此地对于清明扫墓的称
谓亦有“上坟”、“上山”（因当地居民墓地喜好建在半山风水
较好之处，而居所喜好选在依山傍水的山脚之处，因此清明

扫墓也叫上山。）、“做清明”等。当地的方言中仍带有少量
古语，如“方才”、“使不得”、“当真”（表询问）等。做清明的时
间，有“前三后四”的说法，即从清明节前三天直至清明节后
四天，都可以为先人扫墓。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很多人外
出务工或已迁至城市或邻镇，回乡扫墓时间又略宽松一点，

从清明节前的一至两个星期当地的做清明就开始了。在节
日前后的近一个月里，乡镇的交通会出现拥堵，沿乡公路上

驶满了从外地赶回老家做清明的汽车，沿路的商店，基本每

家都摆有做清明用的祭品，如彩纸扎的摇钱树、花吊子、黄
表纸、香、鞭炮等。

2.家庭成员角色的分工
由于我国乡村传统文化影响深厚，C村仍然是以父系

家长为主的乡土社会，家庭男女在扫墓活动中其角色分工

是不一样的。目前仍沿袭着传统的规定，家中只有男子才有
权利做清明，妇女的角色仅限于在家中准备祭品，即使男主

人不在家，妇女去上坟，但其也不具有独立的身份，仅仅只

是代表其夫家。这与我国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
思想传统渊源颇深，加之父系家长在家庭中具有决定性的

权力和支配地位，特别是扫墓祭祀活动这类关系家庭或家

族的大事，更是如此。这种男女性别的分工也映衬出 C村
家庭男子的主导地位。为表示虔诚，做清明的人一般都会净
手以后再出门。扫墓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中最年长者
带领其他成员进行，每户家庭各自祭拜自己的先人，如有共

同的先人，同时有好几家共同祭拜也很平常。
3.具体扫墓活动
做清明的顺序依次是上供品、烧纸钱、上香、鸣炮、磕

头、插清明花。做清明开始时，先将准备好的供品一一摆放
在先人墓碑前；然后就是敬酒，敬酒是将酒点撒在碑前，要

求是点三次，以示敬意。完成上述的活动以后，在墓碑的左
边或者右边划好地方，开始烧纸钱。接着是上香。上香时有
具体的要求，一般是上三根香，并且是三根香一起点着，点

着后的火焰只能用手摇动使其熄灭，不能用嘴对着吹熄。在
烧纸钱、上香的过程中，鸣炮也相应的进行，这些行为由指
定的一到两个人完成，其他人在一旁站立守候。等到鸣炮结
束后，就要开始跪拜磕头。跪拜磕头的顺序按照家中辈分大
小来确定，每人依次面对墓碑双膝跪下，磕三个头，然后站

起来，双手合十，再鞠三个躬。
做完这些仪式后，扫墓的人也不能急着走开，因为先前

点燃的纸钱或许没有完全烧化，只有等待全部烧尽后人才

能离开。在等待的过程中，前来祭拜的人会聊一些关于这位
先人的生前的轶事，拉近先人与家人的距离，显示家庭的和

谐。同时也检修一下先人的墓地，清除墓地上的杂草、给坟
填新土等。特别是填新土一般是由家中的长子进行。因为家
中的长子被认定为家里的接班人，这是长子的权利也是其

义务。如果长子不在不能履行，则由次子或长孙来进行。经
过这一系列的活动，祭拜过的坟墓与先前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给人一新的感觉，向看到此坟的人昭示，家中的亲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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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这一坟地不再孤单。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完结后，接下
来，同样由辈分最高者带领家庭成员前往其他先人的墓前

进行同样的清明祭拜仪式。
4.祭拜当地神灵
在清明期间，除了祭拜自己的先人，当地村民还会到相

关的寺庙进行祈愿和还愿。C村村民，常去的寺庙主要有四
座：一座是东南面山中的白衣娘娘庙，主要是求去除疾病、
得子；一座是北面半山上的武将军庙，主要求功名、平安；一
座是村前一棵大樟树下的新福社（即土地神庙），主求五谷

丰登、事事顺利；若时间和体力允许，村民会前往安徽境内
太湖的弥陀寺，这是第四座寺庙。C村与安徽弥陀镇相邻，
距离不过数十里，步行约一个半小时。在清明期间，祭拜完
先人，必然会去当地的社庙———新福社。进新福社祭拜，顺
序与祭拜先人相同，依次为上供品、烧纸钱、上香、鸣鞭、磕
头祈愿。所不同的是，场所仪器比较的规范，庙前有专门焚
化纸钱的火炉，人蹲在炉前把纸钱投入其内烧化。携带的清
明花，按顺序摆放在庙中左右靠墙的地上。新福社成为 C
村人心灵寄托的另一重要的场所。

5.相关饮食或习俗
做完清明以后，村民一般会将供品带回家，由家人共同

享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人认为贡品在祭拜的时候沾
了先人的福荫，吃贡品也就意味着将先人的福荫内化到身

体当中，使自己获得先人的保佑。
当地人在清明前后会吃一种名为“蒿子粑”的食物。“蒿
子粑”是由一种野菜煮熟碾碎后与由大米磨成的米面糅合，
蒸熟而成。与上海、江浙一带清明吃“青饼”的习俗相近。
二、清明扫墓的文化内涵及变迁
“仪式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
行为。”（维克多·特纳，2006）仪式是信仰的表现，仪式过程
展示的是祭拜者对逝去的先人的一种怀念和美好的善的祝

愿。这种仪式给生者是生存的动力，给死者是一种尊重，
C村扫墓仪式和过程蕴含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重
要的功能和意义。

1.扫墓本身所承载着对祖先的追思和对家族的记忆。乌
丙安指出，西方人对祖先的观念比较淡漠，而东方人，特别

是中国，祖先观念浓厚。清明扫墓本身就是对祖先的一种追
思，通过这种追思可唤醒人们对家族的记忆，对祖先的感

恩，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与宗族观念。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
者与死者的沟通。古时，人们“视死如生”，一般人都相信人
死了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死亡不过是人的

灵魂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阴间，或在地下，或在天上，
不管在哪里，居住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活着的人为死者修造

陵墓，为死者建构的另一个世界，给生者体味、由死者去感
受。在扫墓中对死者的墓地进行维护和修缮，使死者在另一
个世界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这也是清明扫墓仪式中一
个重要的工作，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和美好的祝愿，娱神利

己，希望以此唤起先人对其子孙的保佑。
2.清明能唤起人们对中国民俗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

保护。传统节日的民俗范式，不仅是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创造
和共享财富，而且是极有生活情趣、极富启示象征性的文化
现象。清明扫墓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体现和延续，承载中
国传统文化内容的清明节不能仅仅是一个节庆日放假的

壳，而更应该是具有传统价值内核和孝文化实质，重新认识

和传承清明仪式，有助于人们重拾仪式中的文化内涵和价

值取向，引导民众对民族精神的认知的和对传统文化的吸

纳与内化。
3.清明仪式过程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由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做清明的祭品也在发生相应的变

化。比如纸钱，现在花样繁多，不在局限于一个币种；外币，
特别是美元充当纸钱币种的越来越多，认为美元比美元更

值钱。清明的纸质内祭品不在局限于清明吊子，增加了很多
现代元素，比如用纸做的汽车，用纸做的房子，用纸做的麻

将等。纸质祭品既有生活必需品，也有生活奢侈品，也有生
活娱乐品。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够享用到的，生者都
尽可能的让逝去的先人也能享用到，这也是家庭富裕的象

征。可见，现今用现实世界构建阴间世界比起过去有过之不
及。另外，休整坟墓不在局限于清明，只要有修缮的必要，选
择一个黄道吉日就可进行修缮，此时人们看重的更是对先

人的敬意和孝道，不再局限于时间上的限制。
4.传统清明男女性别角色禁锢的弱化。虽然目前 C村
仍存在清明上男女性别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再是固若

金汤。在 C村妇女也可以上坟，虽然在做清明中，男女的角
色有区别，但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仪式，不再具有实质性的

内涵，人们仅仅是遵循传统而已。这说明 C村人们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女性的地位正在逐步的提高。这
是清明扫墓习俗发生积极性变迁的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在 C村清明习俗亦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变异实际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
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命力的所在，没有变异的民俗文化

是不存在的。”（钟敬文 1998）这种变迁使得做清明形式更
加多样，其内容更加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文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变迁，人们的流动

性加快，C村青壮年普遍在外打工，一年当中难以回家对先
人进行祭拜，清明习俗在传承主体上出现了分化，在 C村
清明习俗主要由现住民保留传承，而现住民无非是老人、妇
女及儿童。在这一民俗生活中缺少了处在家庭重要位置的
男性年轻成员，为相关习俗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虽然
妇女在清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使得

很多活动妇女还是无法公开参与，这样如何将传统民俗文

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值得深思。除了学校教育与舆论宣传
外，笔者认为恢复和保持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对相关民俗

载体的保护和培养，是一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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